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及其对
　 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张 永 蓬　 刘 昱 函∗

内容提要　 民族国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 民族国家构

建是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同步进行的过程。 尼日利亚是非洲重要国家，
但它是一个由多块英国殖民地 “拼成” 的国家， 迄今只有 ６０ 余年的历

史， 其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尤为艰难复杂。 其中， 比夫拉分离主义长期存

在， 并以战争或运动的形式体现出来， 成为影响尼日利亚国家统一和稳

定， 以及民族国家构建的重大问题或挑战。 殖民统治的遗祸、 部族主义

的危害和利益争夺的影响， 是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 比

夫拉战争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说

避免了国家分裂， 维护了国家统一。 但是， 这场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伤， 成为伊博族和许多东南

部少数民族沉重的历史记忆， 也成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比夫拉分离主义

运动重新兴起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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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 民族国家构建是民族构建与国家

构建同步进行的过程。 民族构建是指一个国家内存在的多个民族和不同文化致力

于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即国家民族的过程； 国家构建则是指领土和行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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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整合。① 对于非洲而言， 民族国家统一构建是指完成去殖民化的任务后，
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国家政治一体化演进与各民族文化一体化融合， 使自己得以

“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而生存下来， 并在这样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

家的政治框架基础上去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②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 面

临着各种复杂因素的挑战和威胁， 其中分离主义是最大威胁之一。
作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 尼日利亚国情尤为复杂， 民族、 宗教、 政党问题错

综复杂， 历史上大选危机、 权力斗争、 政权更替、 政局动荡时有发生， 人民总体

贫困、 社会贫富分化、 政府腐败低效， 对民族国家构建而言都构成严峻挑战。 其

中， 比夫拉分离主义长期存在， 并以战争或运动的形式体现出来， 成为影响尼日

利亚国家统一和稳定， 以及民族国家构建的重大问题或挑战。
尼日利亚于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独立， 迄今只有 ６０ 余年的历史， 是一个由多块英

国殖民地 “拼成” 的国家。 从区域划分上来说， 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北部以

豪萨—富拉尼族为主， 多信奉伊斯兰教； 东南部以伊博族为主， 多信奉基督教；
西南部以约鲁巴族为主， 也是多信奉基督教。 该国民族、 宗教问题异常复杂， 民

族国家构建过程尤为艰难。 其中， １９６７—１９７０ 年的比夫拉战争对尼日利亚民族

国家构建影响深远。 “比夫拉” （Ｂｉａｆｒａ） 一词来自比夫拉湾， 是西非大西洋沿岸

几内亚湾的最深海湾， 比夫拉共和国便以此命名。 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并没有成功

构建起一个和平统一的民族国家， 而是多次发生军事政变和民族冲突， 存在严重

的分离主义倾向。 比夫拉战争的目标便是从尼日利亚分离出来， 在东南部建立一

个独立的伊博族比夫拉国家。 战争最终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获胜宣告结束， 战后

联邦政府采取了民族和解政策， 缓和民族矛盾， 维护民族团结。 然而， 这些举措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尼日利亚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 也未能完全消除分离主义倾

向。 以 “比夫拉原住民组织”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 ＩＰＯＢ） 为代表的比夫

拉分离主义势力有抬头趋势， 成为尼日利亚国家安全和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威胁。
当前国内对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 （或简称 “比夫拉运动”） 的研究明显不

足， 大多停留在内战时期， 而没有关注近年来比夫拉运动的新发展。 国外研究关

注了战争后延续至今的比夫拉运动， 指出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短板， 认为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战争中滥用暴力，③ 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东南部利益，④ 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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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参与中排除伊博族人，① 导致伊博族在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等领域被边缘

化， 受到不公正对待， 成为比夫拉分离主义的根源。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

比夫拉问题的原因， 但是忽视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民族国家构建上付出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效。 因此， 本文旨在从非洲国别研究的角度出发， 深入分析比夫拉分

离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原因、 表现形式、 发展演变， 以及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

建的影响。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

独立前尼日利亚存在众多部族， 这些部族的早期文明缺乏联系， 历史上并不

存在统一的 “国家民族” 概念。 尼日利亚境内， 并没有通过群体间的交往互动

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历史上只有一些规模大小不一、 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古代

王国、 酋长国或城邦等， 如北方的博尔努王国、 豪萨七邦， 南方的伊费王国、 贝

宁王国等。 每个王国都独立运作， 各有自己的政治结构、 文化传统和社会模

式。② 各部族间存在利益冲突和多方面差异， 彼此交往、 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 尼日利亚独立后成为主权国家， 确定了领土范围， 并建

立起一套行政、 立法和司法机构。 但是由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缺乏长期的

历史文化基础， 并且国内民族众多， 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全体人民同属一个民族国

家的认同感。
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仅仅意味着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

态， 仍然面临着培育国内民族主义认同的艰巨任务。 德拉诺瓦称非洲大多数国家

的民族主义为 “无民族的民族主义”，③ 尼日利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 这种政治

民族的形成是因为旧殖民地边界划分， 既不是基于单一的民族， 又不具备共同的

历史文化基础， 往往无法抵御分离主义思潮。 “分而治之” 的殖民统治激化了民

族矛盾， 在尼日利亚独立初期发生了多次针对伊博族的暴力冲突事件， 此后 “人
口普查危机” 激化了对国家权力的争夺， 与石油利益密切相关的 “建州计划”
损害了伊博族的经济利益， 最终导致比夫拉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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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殖民统治的遗祸

在对西非殖民地的争夺过程中， 法国占领了塞内加尔、 几内亚、 马里、 尼日

尔、 上沃尔特 （今布基纳法索）、 象牙海岸 （今科特迪瓦）、 达荷美 （今贝宁）
等国， 英国则占领了尼日利亚、 黄金海岸 （今加纳）、 塞拉利昂、 冈比亚等国，
其中尼日利亚是英国在西非最大的殖民地。 １８６１ 年， 英国建立了拉各斯殖民地，
并以此为据点向尼日利亚内陆扩张， 建立了南方和北方两个殖民地。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英国宣布将两个殖民地合并为统一的 “尼日利亚殖民地与保护国”， 这

成为尼日利亚现代国家的基础。 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 尼日利亚的边界由殖民

统治者划定， 完全不顾非洲人民的意志和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 而且， 英国殖民

政府采取惯用的 “分而治之” 统治政策， 意在激化民族、 宗教、 地区矛盾， 制

造仇恨和对立， 让当地人民相互争斗， 以此维护和延长殖民统治。
在殖民统治区域划分上， 由殖民统治者划分的尼日利亚各区之间相互分立、

相对自治。 １９４７ 年开始实施的 《理查兹宪法》 正式提出在尼日利亚实现 “地区

分治主义” 的原则和政策， 将尼日利亚分成三部分， 即北区 （以豪萨—富拉尼

族为主）、 西区 （以约鲁巴族为主） 和东区 （以伊博族为主）。 作为相对独立的

政治实体， 每个区都设有自己的议会。 这种将殖民地政治结构分而治之的做法，
一方面可以削弱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力量， 造成各区间的矛盾与隔阂， 另

一方面便于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①

在殖民统治方式上， 英国在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方式， 利用当地酋长及各

部族上层分子， 充当殖民地行政机构官员， 作为殖民当局统治各族人民的工具，
此举可以缓解或缓冲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 并且把由殖民统治造

成的矛盾转移或转嫁为殖民地人民内部矛盾。 在部队军官的选拔中， 接收西方教

育、 文化水平较高的伊博族人往往具有优势， 而普通军人则以来自北区的士兵居

多。 军官与士兵的等级差异与部族矛盾叠加， 为尼日利亚军队内部冲突埋下

伏笔。②

在殖民统治教育上， 南方地区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西式教育和基督教得到

大力推广， 而北方地区仍然保留了豪萨语和传统教育， 从而在民族、 宗教、 地区

差异的基础上， 又造成北方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之间的教育差异和文化对抗， 加

剧了分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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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族主义的危害

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 境内大大小小有 ２５０ 多个

部族， 其中豪萨—富拉尼族、 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为三大主要部族。① 在尼日利亚

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 无论是总统、 议会选和地方选举， 还是行政区划、 人口普

查、 市政管理， 部族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 如何克服部族主义的阻碍和危害，
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 甚至是核心问题。 因此， 尼日利亚历届政府， 无论是文

官政府还是军人政权， 都把克服部族矛盾和维护国家统一作为重要目标， 都致

力于实现国家的普遍和解， 铲除部族主义， 追求尼日利亚国家的一体化和民族

团结。②

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国家民族认同的一个高峰，然而在斗争胜利

后民族主义的感召力大幅下降甚至消失，民族矛盾成为尼日利亚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尼日利亚独立之前，三大地区、三大部族各自高度自治，相互之间的矛盾相对较

少或者被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掩盖起来。 在取得独立之后，三大地区、三大部族之

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民族对立、不满和仇视日趋严重，导致 １９６６ 年发生两次军

事政变以及严重的部族冲突事件，并最终使尼日利亚陷入长达近三年的内战，从而

完全改写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伊博族军官发动血腥的军事政变，杀死了来自北方豪萨族的阿

布巴卡尔·巴勒瓦（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Ｂａｌｅｗａ）总理，不少豪萨族和约鲁巴族高官也被杀

死，使这场政变具有明显的部族矛盾色彩。 仅半年之后，豪萨族军官又发动军事政

变，杀死了军政权领导人约翰逊·阿吉伊 －伊龙西（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ｇｕｉｙｉ － Ｉｒｏｎｓｉ）和一批

伊博族军官，并在北方掀起了大规模驱逐和屠杀伊博族人的浪潮，致使成千上万的

伊博族人被杀，大批伊博族人逃回东区。 “在非洲社会阶级关系不明显的状态下，
当民众遇到危机时更加倾向于向传统的政治认同即部族来寻求庇护，数十万的伊

博族人开始从其他地区涌入伊博族传统居住的东南部地区。”③保护公民的生存与

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任务和职责所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履行保卫公民生存与

安全的基本职能，人民因为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失去安全感，那么这个国

家的合法性将会丧失，甚或陷入巨大危机之中。

·３９·

①

②
③

学界对非洲国家 “民族” 或 “部族” 的称谓存有争议， 为了避免混淆， 本文在一般情况
下仍使用 “部族” 称谓， 以及相对应的 “部族主义” 一词。
Ｓａｍ Ｏｙｏｖｂａｉｒ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Ｎｅｗ Ｎｉｇｅｒｉａ：ｔｈｅ ＩＢＢ Ｅｒａ，Ｌａｇｏ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 ５.
［英］休·西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
译，中央民族大学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４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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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争夺的影响

对于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国家而言，严重缺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缺少维护国

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尤其是历史基础。 人们往往只有部族观

念和地区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只有部族利益和地区利益，而没有国家利益。 不

同民族、宗教、政党、地区之间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非常激烈，由此导致的

矛盾、冲突和战乱频发，严重威胁民族国家构建进程。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 年人口普查危机反映了各部族对联邦权力的激烈争夺。 根据英

国殖民者设计的议会制度安排，尼日利亚议会众议院席位根据各地区人口多少按

比例划分。 如果一个部族在人口普查中被登记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其能够在众

议院席位分配中更占优势，获得更多的权力。 独立初期尼日利亚的民族融合程度

较低，一个部族在联邦政府中掌握的话语权往往与本部族利益直接挂钩。 因此，人
口普查成为各部族、各党派、各地区进行斗争的焦点。 １９６２ 年和 １９６３ 年，尼日利

亚联邦政府连续组织了两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 为了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
各部族大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本族的实际人口数量，以至于人口增长数量完全

超越了人口自然增长率。① 各方相互指责对方数据作假， 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危

机。 １９６２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 为了避免国内局势恶化， 巴勒瓦总理

宣布取消此次普查结果， 并于 １９６３ 年举行第二次人口普查， 结果仍然显示北方

人在数量上远超南方人。 这场人口普查论战彻底演变为政坛乱局， 加剧了部族矛

盾和对立。 人口普查危机反映了尼日利亚各部族间政治权力分配不均状况， 伊博

族认为北方豪萨—富拉尼族在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 本族则日益处于弱势和边缘

化境地， 由此导致分离主义倾向增长。
如果说人口普查危机加剧了部族矛盾和对立， 那么 “建州计划” 则成为比

夫拉战争的导火索。 １９６７ 年， 雅库布·戈翁 （Ｙａｋｕｂｕ Ｇｏｗｏｎ） 政府提出 “建州

计划”， 原来的北区、 东区和西区 （以及后来设立的中西区） 被取消， 全国重新

划分为 １２ 个州， 其中北区 ６ 州， 西区 ２ 州， 东区 ３ 州， 加上首都所在的拉各斯

州。 该计划的初衷是为了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 分散大部族的力量， 平衡各部族

势力， 缓和各部族紧张关系， 从长远来说有利于民族国家构建。 但是， 在伊博族

看来， 该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严重危及他们的生存， 最终走上了谋

求分离的战争之路。
根据 “建州计划”， 原来由伊博族控制的东区被划分为 ３ 个州： 河流州、 东

·４９·

① Ｓ·Ａ·Ａｌｕｋｏ，“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９０１ － ６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３，Ｎｏ. ３，１９６５，ｐ.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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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州和中东部州。 伊博族主要被划在了中东部州， 另外两个州则由一些中小部

族主导。 如此一来， 伊博族不仅失去了对两州的控制力， 而且失去了丰富的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 以及重要的港口和出海口。 因为尼日利亚主要的油气田都位于其

他两州， 该国第二大港口和石油工业中心哈科特港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Ｐｏｒｔ） 也被划归河

流州。 因此， “建州计划” 被伊博族视为一场政治阴谋， 意在打压削弱伊博族，
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是一场关乎本族存亡的斗争。

“建州计划” 引燃了尼日利亚长期积累的部族、 教派和地区矛盾， 成为内战

的导火索。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东区军事长官伊博族人沃杜梅古·奥朱古

（Ｏｄｕｍｅｇｗｕ Ｏｊｕｋｗｕ） 宣布东区脱离尼日利亚联邦， 成立独立的 “比夫拉共和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 以埃努古 （Ｅｎｕｇｕ， 今埃努古州首府） 为 “首都”。 同年 ７
月， 尼日利亚联邦军队向比夫拉发动军事进攻， 比夫拉战争全面爆发， 也被称为

“尼日利亚内战”。

比夫拉战争及外部干涉

比夫拉战争持续了两年半， 到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结束，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对于

战争及饥饿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 不同的研究有各相差异的数据， 较为广泛采用

的是共造成大约 １００ 万伊博族人死亡。① 不仅有大量的战斗人员伤亡， 而且由物

资封锁引发的饥荒疾病和比夫拉军队内部的清洗运动也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此

外， 在当时冷战背景下， 比夫拉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争霸的角斗场， 域外势

力分别支持战争的对立方， 大大延长了战争进程， 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更大的

战争创伤。
在战争初期， 比夫拉军队向西进发， 对临近的中西部发起大规模进攻， 因为

没有遇到联邦军队的有力抵抗， 很快就占领了中西部。 此后， 联邦政府紧急动员

调派大批军队进行反击， 不仅恢复了对中西部的控制， 而且深入比夫拉地区， 占

领了比夫拉 “首都” 埃努古， 控制了主要城市、 港口和油田， 切断了比夫拉与

外界的联系， 使比夫拉处于孤立崩溃边缘。 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与比夫拉当局在

伦敦、 坎帕拉、 亚的斯亚贝巴等地举行谈判， 但是无果而终。
除了军事对抗， 封锁禁运是联邦政府削弱比夫拉的另一重要手段。 在战争爆

发后不久， 联邦政府就对比夫拉进行物资封锁， 对所有进出比夫拉的船只实行禁

运， 随后将封锁禁运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石油， 这导致比夫拉资源短缺和大规模饥

·５９·

① Ｃｈｉｍａ Ｊ Ｋｏｒｉｅｈ，“Ｂｉａｆ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ｇｂｏ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４８，Ｎｏ. ６，２０１３，ｐｐ. ７３０ － 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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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在埃努古被联邦军队攻下后， 奥朱古被迫将总部迁至乌穆阿希亚 （Ｕｍｕａｈｉａ，
今阿比亚州首府）。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联邦军队占领了比夫拉唯一的海上交通航道哈

科特港， 这对比夫拉造成沉重打击， 只能依靠搭建临时机场接收外部物资援助。
这些临时机场成为比夫拉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 所有的物资， 包括武器、 弹药和

食物都只能通过临时机场运入。 然而， 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满足比夫拉军队和民众

的需求， 许多人死于封锁禁运导致的饥荒和疾病。
在战争后期， 比夫拉不仅在与联邦政府的战斗中节节败退， 其内部也存在严

重危机。 奥朱古时常把战场上的失败责任归咎于他手下的军官， 称他们是 “破坏

者”， 因此被降级甚或枪毙， 对比夫拉军队的士气造成 “灾难性的影响”。① 奥朱

古不仅不信任曾在联邦政府任职的伊博族人， 还担心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会叛变或

者推翻自己， 于是在比夫拉军队内部进行了多次清洗运动， 造成人心惶惶， 战斗

力大大下降。 奥朱古虽然组建了由他亲自指挥的 Ｓ 旅和由德国雇佣兵指挥的第四

突击队， 但已经无法挽回败局。
需要指出的是， 在当时冷战背景下， 英国、 法国、 美国以及苏联等外部势力

出于冷战需要和各自的利益考虑， 对尼日利亚内战进行干涉， 增加了这场战争的

复杂性、 困难性和长期性。 英国是尼日利亚的前殖民宗主国， 是尼日利亚国家的

“创造者”， 对解决比夫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它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尽快平息战争， 维持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 与英国相对， 法国公开表示支持比夫

拉共和国， 向其提供道义、 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冷战中的两个最主要对手， 苏

联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并向其出售武器， 美国表面奉行中立政策， 实则在战争

初期倾向于支持比夫拉， 给予其一定的援助， 扶植伊博族亲美势力， 但是在后期

随着战争形势变化， 又选择疏远并最终放弃比夫拉。
以法国为例， 它所持的立场和政策大大增加了比夫拉问题的复杂性。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 法国将承认比夫拉共和国， 并向其提供帮助。②

世界上像这样公开宣布支持比夫拉的国家并不多， 其原因或考虑有多方面。
一是历史因素。 法国与英国均为殖民主义大国， 为在非洲乃至全球争夺殖民

地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激烈斗争， 即使在非洲国家陆续取得独立后， 双方的对

立和争夺仍在继续。 在比夫拉问题上， 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政策。 法国公

开支持比夫拉， 认为战争是针对伊博族的种族灭绝行为， 希望尼日利亚分裂瓦

解。 与之相反， 英国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认为其不存在种族灭绝意图及行

·６９·

①
②

Ｐｒａｄｅｅｐ Ｂａｒｕａ，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ｐ. １８.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Ｃｒｏｎｊé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１９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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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希望尼日利亚维护统一。 可以说， 法国和英国在比夫拉问题上的分歧对立不

是源于这一问题本身， 而是源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对立关系以及对非洲的争夺。
二是地缘政治因素。 法国在非洲拥有广阔的殖民地， 它们在独立后仍然与法

国保持特殊关系， 而尼日利亚曾是英国在西非地区的殖民地， 一个统一强大的尼

日利亚不利于法国在西非的地位、 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不符合法国在西非的利

益。 因此， 法国支持比夫拉独立， 若能取得成功， 不仅可以分裂瓦解尼日利亚，
还可以削弱英国在西非地区的影响力。

三是现实利益因素。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 尼日利亚大量开采石油， 其丰

富的油气资源随之成为域外大国争夺的重点。 作为尼日利亚前殖民宗主国， 英国

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油气资源开发中占据优势地位， 而法国石油公司仅占一小部

分。 比夫拉战争为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国重新争夺划分尼日利亚油气资源提供了机

会。 法国通过支持比夫拉战争， 试图不仅能够改变尼日利亚政治版图， 还能改变

尼日利亚油气资源开发格局， 使法国赢得优势甚至主导地位。 法国对比夫拉的支

持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报， 例如奥朱古政权为了得到法国罗斯切尔德银行 ６００ 万

英镑的贷款而抵押了 １０ 年内比夫拉境内的所有矿产资源。① 但是， 随着比夫拉

共和国溃败， 法国的意图几近全部落空。
有评论指出， “如果没有法国的军事援助， 比夫拉可能在 １９６８ 年就会崩

溃。”② 可见， 英国、 法国等大国作为外部势力干预比夫拉问题， 干涉尼日利亚

内政， 不仅延长了比夫拉战争， 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而且加剧了大国紧张

关系， 从根本上说不利于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的和平、 安全与发展利益。

比夫拉战后民族和解政策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尼日利亚联邦军队攻占比夫拉最后的据点奥韦里 （Ｏｗｅｒｒｉ， 今

伊莫州首府）， 奥朱古逃亡象牙海岸 （今科特迪瓦）。 随后， 比夫拉军队参谋长

菲利普·艾菲翁 （Ｐｈｉｌｉｐ Ｅｆｆｉｏｎｇ） 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首都拉各斯签署停战协

议， 结束了长达两年半的内战。 这场战争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史上具有重要

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说避免了国家分裂， 维护了国家统一， 使伊博族人重新接受

尼日利亚人的身份， 尽管这种认同对一些人而言带有强制性的成分。③ 但是， 这

场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伤， 成为伊

·７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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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族和许多东南部少数民族沉重的历史记忆， 也成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起比夫

拉分离主义运动重新兴起的根源。 比夫拉战争结束后，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采取积

极的民族和解政策， 进行战后重建， 促进民族国家构建。

（一） 实行民族和解政策

比夫拉战争结束后，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制定和实施了民族和解政策， 没有追

究比夫拉方面的战争责任， 包括高层军官和普通士兵。 联邦政府声称这场战争

“没有胜利者， 也无失败者”， 出台了 “和解、 复兴和重建”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政策。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戈翁发表题为 《民
族和解的黎明》 广播讲话， 承诺对那些 “被误导而反叛的人” 实行大赦， 同时

展开大规模的救济行动， 为受战争影响的人们提供食物、 住所和药品等。①

在 “和解、 复兴和重建” 政策的指导下， 比夫拉前领导人并没有被审判和

惩罚， 而是得到赦免。 联邦政府成立了军官委员会， 对大约 １５０ 多名比夫拉军官

进行审查， 一些人被尼日利亚军队重新吸收。 联邦政府还努力确保伊博族平民不

会被当作战败的敌人对待。② 战败后逃亡的比夫拉领导人奥朱古也于后来回国，
还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了尼日利亚 ２００３ 年大选， 但以失败告终， 于 ２０１１ 年

去世。
除此以外， 联邦政府还致力于增强民族团结， 促进民族融合。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

尼日利亚启动了国家青年服务计划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Ｙｏｕ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ｒｐ）， 目的在于

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其他州而非原籍州工作， 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强青年人对其他地

区和民族的了解， 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 从国家层面而言， 青年服务计划对于

促进比夫拉战争后民族和解与民族国家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二） 进行经济重建

为恢复战争中被破坏的基础设施， 戈翁政府成立了国家复兴委员会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主要负责战后重建工作。 到 １９７１ 年底， 共投

入约 ２. ４ 亿奈拉的资金用于重建。③ 在中东部州， 工业部和农业部主要负责执行

·８９·

①

②

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Ｙａｋｕｂｕ Ｇｏｗｏｎ， “ 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１９７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ｗｏｄ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ｔｈｅ － ｄａｗｎ － ｏ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 ｇｏｗｏｎｓ － ｖｉｃｔｏｒｙ － ｍｅｓｓａｇｅ － ｔｏ －
ｔｈｅ － ｎａｔｉｏｎ － １３８５［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
Ａｄｅｗｕｎｍｉ Ｊａｍｅｓ Ｆａｌｏｄ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ｕａ Ｏｌｕｓｅｇｕｎ Ｂｏｌａｒｉｎｗａ， “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Ｙａｋｕｂｕ Ｇｏｗ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５，”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Ｆｏｒｕｍ，Ｖｏｌ. ４０，Ｎｏｓ. ３ － ４，２０１９，ｐｐ. ５ － ６.
Ｉｂｉｄ. ， ｐｐ. ６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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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计划， 受到战争破坏的道路、 桥梁等基础设施， 以及医院、 学校等逐步恢

复， 大多数制造业也在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年间基本恢复。 联邦政府还开始建造石油精

炼厂， 铺设从南方港口哈科特港向北方重镇卡杜纳运送原油的管道。
在商业领域， 恢复被战争摧毁的市场是尼日利亚东南部经济重建的核心。 为

此， 联邦政府提供了特别拨款， 包括该地区最大、 最现代化的奥尼查 （Ｏｎｉｔｓｈａ）
市场在内的许多市场得以重建。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年， 共重建了约 ２３０ 个市场， 包括

２９７９１ 个商店、 货摊；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 年， 共重建或新建了 ７２ 个市场， 包括至少 ６００
个商店和 ８００ 个货摊。① 市场重建有利于恢复市场秩序， 加快重建进程， 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 提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三） 继续调整行政区划

比夫拉战争后， 尼日利亚加强行政区划调整， 进一步推行 “建州计划”， 设

立了更多的州， 同时将首都从拉各斯迁址阿布贾， 这些都成为尼日利亚民族国家

构建的重要步骤和措施。
撤区设州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在 “建州计划”

设立 １２ 个州的基础上， １９７６ 年尼日利亚新增设 ７ 个州， 此后又经过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６ 年三次行政区划调整， 最终确立为总共 ３６ 个州和 １ 个联邦首都

区。 这种行政区划有利于促进各民族、 各地区平衡发展， 给予少数民族更大的自

治权， 避免少数民族被主体民族压制。
决定迁都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拉各斯是英国在尼日利

亚最早的殖民地， 是全国第一大港口和工业中心， 人口过于稠密， 城市拥堵不

堪， 新建或扩建的空间不足。 从地理位置上说， 拉各斯偏居尼日利亚西南部， 与

全国其他地区联系不便。 从安全上说， 拉各斯靠近动荡不安的尼日尔河三角洲，
安全与治安形势堪忧。 从民族平衡上说， 拉各斯位于约鲁巴族地区， 对其他两大

主体民族来说 “有失公允”。 因此， 从安全、 发展以及民族平衡等方面考虑， 联

邦政府决定将首都从拉各斯迁至阿布贾， 这是对尼日利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一

项重大决定。 阿布贾处于尼日利亚全国地理中心， 不偏不倚， 易被各民族、 各地

区接受。 １９７５ 年， 穆罕默德 （Ｍｕｒｔａｌａ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军政府提出兴建新首都的建

议。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 沙加里 （Ｓｈｅｈｕ Ｓｈａｇａｒｉ） 文官政府正式批准新首都阿布贾的设

计蓝图， 并开始第一期建设工程。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巴班吉达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Ｂａｂａｎｇｉｄａ）
军政府将首都从拉各斯迁至阿布贾。

·９９·

① Ｐａｕｌ Ｏｂｉ － Ａｎｉ，Ｐｏｓｔ －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ｇｂｏｌａｎｄ，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３，
Ｎｓｕｋｋａ：Ｇｒｅａｔ ＡＰ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Ｌｔｄ，２０００，ｐｐ. ４８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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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新发展

比夫拉战争后的民族和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民族关系， 有利于维护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推动民族国家构建。 但是， 战争的影响长期存在， 战争造成

的创伤难以在短期内愈合。 由于政权更迭频繁， 石油价格下跌导致资金不足， 腐

败问题严重等， 尼日利亚民族和解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伊博族认为受到不公

正对待， 安全和发展利益得不到保障， 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化地位， 从而为分离主

义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政治上， 伊博族认为日益被边缘化。 比夫拉战争后， 从未有伊博族人担任国

家领导人。 在联邦政府的重要职位中， 伊博族与其他两个主体民族的比例也是很

不平衡。 据统计， 自 １９９９ 年尼日利亚第四共和国成立以来， 军队和警察部门仅

各有一名伊博族人担任要职， 并且都是在乔纳森 （Ｇｏｏｄｌｕｃｋ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总统执政

期间。①在联邦政府中缺少本族人任职， 让伊博族人不仅感到代表性和公正性不

足， 而且认为自身利益缺乏保障。
经济上， 伊博族认为本地区发展遭受忽视。 伊博族所在的东南部是尼日利亚

石油产区， 是国家经济命脉之所在， 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地。 但是， 伊博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被联邦政府忽视， 单一经济结构难以改观， 基础设施落

后， 环境污染严重， 电力供应不足， 教育、 医疗资源匮乏， 安全形势堪忧， 人民

生活困难。 以基础设施为例， 尼日尔河的疏浚、 内陆港的建设、 哈科特港的现代

化升级改造等， 似乎都无限期地停留在规划阶段。②

法律上， 伊博族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 例如， 比夫拉战争前后， 大批伊博族

人从北方逃往东南部， 大量财产尤其是房产仍留在北方。 但是， 尼日利亚 《废弃

物权法》 规定， 各州有权没收伊博族人所谓的 “废弃财产”， 即战争期间伊博族

人遗留的财产， 允许当地人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伊博族人的房产。 再如， １９７２ 年

颁布的 《尼日利亚企业促进法》 （亦称 《本土化法》）， 限制外国资本控制尼日利

亚经济， 将石油资源国有化。 但是在伊博族看来， 这项法规在执行过程中严重偏

·００１·

①

②

Ｉｄｏｗ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ｚｅｅｚ Ｏｌａｎｉｙ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ｅｄ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Ｂｉａｆｒ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４，２０１７，ｐｐ. ３２７ － ３３０.
Ｉｋｅｎｎａ Ｍｉｋｅ Ａｌｕｍｏｎａ，Ｓｔｅｐｈｅｎ Ｎｎａｅｍｅｋａ Ａｚａｍ ａｎｄ Ｅｍｅｋ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ｌｏｈ，“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ｐ. １１，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Ｔｈｅ － Ｃａｓｅ － ｏｆ － Ｂｉａｆｒａ. ｐｄｆ［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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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另外两个主体民族豪萨—富拉尼族和约鲁巴族。① 位于本地区的石油资源并没

有给伊博族带来财富和发展， 相反带来的是诅咒和灾难。
总而言之， 比夫拉战争及战后民族和解政策均未完全根除地方分离主义， 而

是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 成为威胁尼日利亚国家统一、 民族融合以及民族国家构

建重要因素之一。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 一些比夫拉运动组织不断涌

现，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 “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ＭＡＳＳＯＢ） 和 “比夫拉原住民” 组织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ＩＰＯＢ）。 此外， 还有比夫拉复国主义运动 （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ＢＺＭ）、 下尼日尔河大会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Ｎｉｇｅ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ＮＣ） 等

组织， 但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及前两个。
１９９９ 年对尼日利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在经历了长期的军政府统

治之后， 尼日利亚实现了 “还政于民”， 奥卢塞贡 · 奥巴桑乔 （ Ｏｌｕｓｅｇｕｎ
Ｏｂａｓａｎｊｏ） 民选政府开始执政， 但是就在同年， “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 分

离主义组织成立， 其领导者为拉尔夫·乌瓦祖鲁伊科 （Ｒａｌｐｈ Ｕｗａｚｕｒｕｉｋｅ）， 总部

位于伊莫州。 ２０１３ 年， 另外一个分离主义组织 “比夫拉原住民” 成立， 其领导

者为纳姆迪·卡努 （Ｎｎａｍｄｉ Ｋａｎｕ）。 值得注意的是， 该组织是在德国成立， 在

英国有自己的电台， 在尼日利亚开展分离运动。
“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 宣称自己是和平组织， 以圣雄甘地的 “非暴

力” 思想为斗争哲学或指导原则， 通过 “２５ 步计划” 谋求比夫拉独立。 该组织

使用原来比夫拉共和国的旗帜， 试图重新发行比夫拉货币， 颁发比夫拉护照， 还

成立了 “比夫拉流亡政府” 和 “比夫拉影子政府”。
“比夫拉原住民” 同样以实现比夫拉独立为目标， 主张通过公民投票方式实

现独立。 该组织宣称， 生活在比夫拉地区的人们是比夫拉人， 而非尼日利亚人，
而自己是能够代表尼日利亚境内及海外比夫拉人政治、 经济及社会利益的组织。
该组织认为， 在豪萨—富拉尼族控制下的尼日利亚， 比夫拉人处于被占领和奴役

的状态， 而且比夫拉地区和尼日利亚其他地区之间缺乏共同的价值观， 因此不可

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该组织还宣称比夫拉人是非洲的犹太人， 他们与犹太人

有共同点： 同样经历过种族屠杀， 同样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力而与穆斯林作战。
“比夫拉原住民” 在英国伦敦设有比夫拉电台 （Ｒａｄｉｏ Ｂｉａｆｒａ）， 或称比夫拉

之声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 宣传比夫拉独立运动。 该电台还善于利用新媒体， 拥有

自己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等， 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比夫拉战争、 比夫拉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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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尼日利亚政府的批评和丑化等。 有证据表明， 关于比夫拉战争的纪录片在

媒体和社会上传播， 吸引了更多的分离主义支持者。① 比夫拉电台被指控煽动仇

恨、 分裂与战争， 对尼日利亚国家安全稳定和民族团结产生了负面影响。
“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 和 “比夫拉原住民” 均宣称自己是和平的、 非

暴力的组织， 通过集会、 游行、 罢工、 静坐等方式向尼日利亚政府表达诉求， 进

行抗议示威， 谋求比夫拉独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在纪念比夫拉共和国宣布独

立 ５０ 周年之际， 比夫拉分离主义组织发起 “居家静坐” （ｓｉｔ － ａｔ － ｈｏｍｅ） 运动，
要求人们必须 “待在家里”， 市场、 商店、 银行、 学校、 加油站、 快餐店等均被

关闭， 交通无法正常运转， 路上和大街上空空荡荡， 致使尼日利亚东南部许多地

区的经济社会活动陷入停滞状态。
近年来，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升级。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比夫拉原住民”

组建了拥有武装的 “东方安全网络”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ＳＮ）， 这被尼日

利亚政府视为准军事组织，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已经超出了非暴力范畴。 “比夫

拉原住民” 领导者卡努不时发表煽动暴力的言论， 例如他声称比夫拉人民需要

“枪和子弹”。 卡努还表示， “如果比夫拉伊博族各州得不到解放， 他们将把尼日

利亚夷为平地。”② 随着矛盾对立加剧， 分离组织及其支持者与联邦政府军警之

间的暴力冲突不断，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政府指控分离主义组织诉诸暴力， 袭

击政府机构、 安全部门、 选举办公室、 宗教场所等。 仅在伊莫州， “比夫拉原

住民” 武装分子就袭击杀害了 １２８ 名安全人员。 但是该组织予以否认， 称 “东
方安全网络” 旨在保护当地农民免受强盗和富拉尼牧民的袭击， 他们仍然致力

于非暴力解决方案， 无意对抗尼日利亚安全部队。③ 分离主义组织进而指控尼

日利亚政府肆意逮捕和杀害其成员及支持者， 声称仅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间就有

２０２０ 名成员被政府军警杀害。 ２０１６ 年比夫拉共和国纪念日， 尼日利亚安全部队

对阿南布拉州首府奥尼查的抗议示威人群开火， 造成 ６０ 多人死亡， 使当地紧张

局势进一步恶化。 比夫拉分离主义组织坚称自己并非恐怖组织， 而是合法守法的

政治团体， 追求国家宪法规定的言论、 行动、 宗教、 结社自由等， 不应该遭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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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残酷镇压。①

但是， 鉴于分离主义危害极大， 尼日利亚政府对比夫拉运动采取高压政策。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将 “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 定性为严重

威胁国家安全的三大极端组织之一， 另外两个分别是北部的 “博科哈拉姆”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和西南部的 “奥多瓦人民大会” （Ｏｏｄｕ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ＰＣ）。②

该组织领导者拉尔夫曾多次被捕， 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煽动叛乱罪等多项罪名。
布哈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ｕ Ｂｕｈａｒｉ） 总统则坚称不会与分离主义组织进行谈判。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布哈里政府宣布 “比夫拉原住民” 为恐怖组织， 禁止该组织一切活动，
并展开抓捕行动， 许多成员被捕或被杀。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比夫拉原住民” 领导

者卡努被尼日利亚安全部门逮捕， 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煽动叛乱罪等 １１ 项罪

名。 但是， 卡努被捕引发东南部地区伊博族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卡努获得保释后潜逃国外， 继续鼓动比夫拉独立。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卡努再次被捕，
也再次引发其支持者的抗议示威活动。

与此同时， 比夫拉分离运动成为外国干涉尼日利亚内政的借口。 西方国家对

于 “比夫拉原住民” 是否属于恐怖组织存有争议， 有的甚至对其持同情态度，
反对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这对尼日利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例如， 美国驻

尼日利亚大使馆否认 “比夫拉原住民” 是恐怖主义组织，③ 英国也反对将其列入

恐怖主义名单，④ 大赦国际则谴责尼日利亚政府对该组织成员非法逮捕、 法外处

决、 酷刑和虐待行为。⑤ 西方媒体则成为比夫拉运动的传播平台， 许多比夫拉运

动组织都拥有脸书、 推特等社交账号用于宣传分离主义思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布

哈里总统在推特上对尼日利亚东南部叛乱分子发出警告， 推特却以煽动暴力为由

将此推文删除， 布哈里总统遂下令以 “传播错误信息和假新闻” 为由无限期封

停推特， 美欧西方国家则对此举表示遗憾， 它们干涉别国内政的企图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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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形成原因非常复杂， 表现形式随

着时代变迁在变化， 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深远。 民族国家构建本质上

是建立一套国家层面的保护性社会体系， 提供安全保护和抵御外敌入侵， 维护内

部秩序和社会稳定， 为个人、 家庭和整个社会提供福利是国家的三大职能。① 比

夫拉战争的教训告诉人们， 推进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

点： 一是努力培养共同的文化认同， 增强文化纽带； 培养民族共同体， 增强民族

认同； 培养国家共同体意识， 增强国家认同。 二是制定和实施公平、 公正、 团结

的民族政策， 并且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维护各民族的利益， 加强各民族的团结，
促进民族融合和共同发展。 三是抵制外部势力的干涉。 摆脱外国的政治控制和争

取民族独立， 全面提高本民族国家的综合实力并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民族主

义的两大目标。② 然而审视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发展历史， 它们虽然实

现了政治独立， 但在经济上仍然有很大的依附性， 加之安全能力脆弱， 都容易引

发外部势力干涉。 可以说， 独立自主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或基础， 而民族国家

构建的一大目标也是捍卫和增强独立自主， 免遭外部干涉。 总之， 分离主义不仅

在尼日利亚存在， 而且在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也存在， 它们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构建

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 贺杨　 责任校对： 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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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ｈａｖ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ｙｅａｒ － ｏｎ －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ｕｓ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ｔ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ｏ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ｕｎｓ ｂｙ ２０３０，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ｆｒｅ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ｅｓｔ －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ｐ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Ｙｕ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ｏ ｏｎ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ｌｙ.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ｄｅ ｕｐ”

ｂｙ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ｅ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Ｕｐ ｔｏ ｎｏｗ ｉ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ｈ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ｗａｒｓ 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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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Ｎｏ. 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ｔｈｅ ｈａｒｍ ｏｆ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Ｗａｒ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ｉｔ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ｗａｒ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ｈｅａｖ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ｇｂｏ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Ｎｉｇｅｒｉａ，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９０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ｉｇｅｒｉａ，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ｗａｒ，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ｐｅ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Ｌｉｕ

Ｙｕｈａｎ，Ｍａｓｔｅｒ’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ｌｉ

Ｃｈｅｎ Ａｌ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１，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ｉ ｈａｖ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ｕａｒｅｇ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ｒｄｅｒ －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ａｌｉ.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ｎｅｓ.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ａｌｉ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ａｎｉ ａ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Ｍａｌｉ ｗｉｌｌ ｆａｃｅ ｍｏｒｅ ｔｏｕｇ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ｎ ｉｔ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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